拉美左派执政的国家为何越来越多？

拉美所政治室  焦震衡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拉美左派力量的迅速发展，左派执政的拉美国家也越来越多。1998年末，委内瑞拉爱国中心总统候选人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大选折桂，吹响了拉美左派在总统选举中不断胜利的号角，预示着拉美左派在拉美乃至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继查韦斯之后，2002年10月28日，第4次参加总统竞选的巴西劳工党候选人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获得了64％的选票，以绝对优势战胜竞选对手，使巴西历史上首次诞生了一位出生劳工阶层的总统。同年11月24日，厄瓜多尔左翼政党“1月21日爱国社团”领导人鲁西奥·古铁雷斯在大选中拔得头筹，登上了总统宝座。阿根廷持中左立场的庇隆主义新一代领袖基什内就职总统后，改变了阿根廷“北约拉美成员国”的国际形象，宣布“阿根廷同美国之间的血肉关系已经结束”，阿根廷“将依照国家利益处理阿美关系”。而智利总统拉格斯和巴拉圭总统杜阿尔特，也一直执行中左路线的政策。除上述国家大权已落在左派或中左派手中外，还有不少拉美国家的左派力量，譬如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乌拉圭的广泛阵线等，也已成为左右国家形势的重要力量，甚至可能在今后的大选中胜出。在哥伦比亚2003年10月份的地方选举中，左派领袖加尔松当选首都波哥大市长，表明哥伦比亚的中左势力正在壮大，传统政党力量削弱。近年来，拉美国家的左派势力为何能如此飞速发展，左派执政的国家为何越来越多，引起世人的广泛思考。 

经济衰退导致人心思变

经历了上世紀80年代债务危机后，拉美国家普遍調整經济結构，放弃实行多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經济改革，从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发展模式。90年代，在经济改革推动下，拉美經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大加强。1991年～2000年拉美经济增长率达3.2%，远高于80年代的1.2%。然而，从 90年代末开始，新自由主义的經济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拉美經济發展变緩，2001年仅增长0.4%，2002年甚至出现0.5%的负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4%。拉美经济增长率不仅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增长率，而且低于全球平均增长率，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地区。作为20世纪初拉美金融危机“始作俑者”的阿根廷，其经济从1999年`起连续4年滑坡，其中 2002年大降11%，失业率增至21.3%。尽管2003年拉美经济有所复苏，但仍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增速并不太高。根据拉美经委会的报告，这一年拉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要比1997年低2%。拉美地区的外债已达8000亿美元左右,每年仅支付利息就使拉美国家苦不堪言。

尽管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经济下滑、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扩散影响以及一些拉美国家政局不稳是导致拉美经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但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经济的负面作用不可低估。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要内容而实行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近年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大量出售国有企业，导致拉美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西方跨国资本手中，使国家丧失了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整经济运行的主权和能力。过分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反过来造成市场的混乱和无序。严重依赖外资和外国市场，使拉美经济极易受到损害。。国际环境一旦发生变化，拉美国家的经济便会陷入泥潭。而且，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有资产进入了少数人的腰包。与此同时，国内企业在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大量破产。私有化和机构精简又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造成失业增加、贫困现象加剧。拉美经济体系2004年3月３０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已达２．２７亿，占这一地区总人口的４４％，极端贫困人口占２０％，在拥有1.7亿人口的巴西，有5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拉美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 2002年拉美地区失业率为8.9%，2003年失业率高达10.7%，创历史最高水平，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还使拉美地区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今年6月，尾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指出，新自由主义使一小部分人极端富裕，却让成百上千的人变得一贫如洗。世界银行2003年11月发表的报告说，拉丁美洲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而且这种现象仍在继续发展。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0为“完全平等”，1为“极端不平等”。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目前拉美平均基尼系数已达0.522，其中阿根廷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43上升到2003年的0.55，远远高出经济发展水平与其相近的世界其它地区和国家，而且接近0.6的危险状态。世界银行2004年5月１１日发表的报告显示了拉美家国财富分配不公的状况。，拉美和加勒比地区１０％最富有的人口占有地区人口总收入的４０％至４７％，２０％最贫穷的人口却只占有地区人口总收入的２％至４％。拉美经济体系2004年3月３０日 在第４５届美洲开发银行年会上公布的报告指出，拉美地区１０％的富人的收入是占总人口４４％的贫困人口收入的２０倍。在拉美国家中，巴西和危地马拉两国贫富差距的情况尤为突出。  巴西１０％最富有的人口和２０％最贫穷的人口分别占全国人口总收入的４７.２％和２.６％; 危地马拉１０％最富有的人口和２０％最贫穷的人口分别占全国人口总收入的４６.８％和２.４％。拉美地区印第安人的生活更为悲惨。在兴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印第安人的合法土地遭到肆意侵占，印第安人家园被毁，人员流离失所。巴拉圭土著人协会称，５０年来协会已失去了９８．２％的土地。危地马拉８０％的土地为２％的人所占有，而占农村人口７６％的印第安人所拥有的土地却少得可怜。　　危地马拉国家农民协作委员会主席帕斯古阿尔指出，目前，危地马拉的赤贫人口已经达到280万，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土著人聚集地区。在墨西哥恰帕斯州，１４个印第安族群中每５户里就有４户人家没有土地。该州因兴修水库、开采石油，造成１５万印第安人无家可归。　与此同时，印第安人的文教卫生状况日益恶化。因缺医少药和饮食卫生条件差，印第安人死亡率极高。在危地马拉，每４个印第安人中就有３个人患营养不良症。印第安婴儿的死亡率为１３．４％，是非印第安婴儿的两倍。墨西哥恰帕斯州每年约有１．５万名印第安人死于可以治疗的疾病。巴西的印第安雅诺马米人平均寿命只有２９岁。印第安人居住区的教学设备、资金和师资极度匮乏。玻利维亚印第安克丘亚人和艾马拉人的文盲率分别高达９２％和９４．１％。墨西哥７５．９％的印第安人没有读完小学。在文化教育方面，据最新资料显示，印第安人聚居区６２％的学校连小学６年制的条件都不具备。 

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失业人口的增加、贫困现象的加剧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威胁了拉美国家的社会稳定，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拉美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否定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开始抬头，人们在寻求一条走出危机的道路。2002年12月2—4日，在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举行第十一次圣保罗论坛会议。来自拉美国家以及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44个左派党和组织的代表通过的声明严厉批评了拉美国家政府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2004年6月8日，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则明确指出，拉丁美洲人民需要一条完全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和野蛮资本主义的道路。高举“改革新自由主义现行政策”大旗的卢拉在巴西的大选中获胜；2000年1月，积极推行美元化政策的厄瓜多尔总统哈米尔·马瓦德被迫下台和后来提出解决贫困、促进生产以及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竞选口号的古铁雷斯赢得厄瓜多尔的大选；1989年和1995年两次当选阿根廷总统的梅内姆大选落败，均是拉美民众抗议新自由主义的真实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美人民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弊端的了解日益加深。因此，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四处碰壁，左派力量实力大增并在大选中接连获胜，便在情理之中了。

对传统政党失去信心                                                                                                       

    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军政权纷纷“还政于民”，让位于文人政权。然而，各国传统政党的长期执政，并未使人民尝到所谓“民主政治”带来的实惠。传统政党成为竞选和分赃的工具，它们所把持的政权，不过是寡头政治的延续。由于缺乏监督机制，当权者贪污腐败盛行，人民怨声载道。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委内瑞拉政坛一直被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所把持。它们轮流坐庄，形成名副其实的“两党政治”。当权者政治上腐败成风，官僚机构臃肿，贪污贿赂成风。1974年和1989年两次执政的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被控迫使内阁会议批准把用于国家安全的2.5亿玻利瓦尔秘密经费归总统府秘书处管理，用来套汇1720万美元。`1993年5月20日，委内瑞拉议会罢免了佩雷斯的总统职务，他成为委内瑞拉第一个被弹劾下台的总统。他的前任卢辛奇也因腐败问题遭到调查。不少其他拉美国家的在职总统或卸任总统，也因腐败而遭到指控。有的被迫下台，有的甚至被捕入狱。1989至2000年担任阿根廷总统的梅内姆在国外有秘密存款。1986年他以其前妻苏莱马和女儿苏莱米塔的名义在瑞士苏黎世一家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存入65万美元。1996年还通过其秘书埃尔南德斯用一个虚构的基金公司的名义开了另外一个账户，存入600万美元。在他执政期间，阿政府以6000万美元建造了两座监狱，其造价大大超出了实际建设成本，包括梅内姆在内的前政府成员在这项工程中有贪污之嫌。此外，梅内姆还涉嫌在1994年犹太人互助会爆炸案的审理中收受1000万美元贿赂以及参与向厄瓜多尔和克罗地亚走私武器、洗钱等。目前，阿根廷司法部门正在调查逃亡在外的梅内姆的腐败问题，并要求智利政府引渡。前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也被控为了通过新劳工法而向议员们行贿500万美元。1997年1月起担任尼加拉瓜总统的阿诺尔多 · 阿莱曼上任后以各种手段大捞不义之财。他曾将1亿美元的国家资金用于其政党的竞选，并收受贿赂400万美元。他还贪污用于改善国家电视台条件的130万美元。他曾经花180万美元买了一架私人飞机，而后又以高价出租给政府使用。此外，阿莱曼勾结税务总局局长等政府官员，非法从政府部门抽调的资金，汇往他以"尼加拉瓜民主基金"名义在巴拿马开设的账户，并且通过黑道洗钱后进入美国，购买不动产和投资金融界。2003年12月8日，卸任后的阿莱曼因犯有洗钱、诈骗和侵吞公款等罪行，被法院判处20年徒刑，并处以1000万美元的罚金，他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判刑的总统。而新上任的波拉尼奥斯总统，又被总检察院指控利用国家的资金资助其选举活动。今年1月14日卸任的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方索·波蒂略在2000年至2004年执政期间，危地马拉公共财产流失高达5亿美元，很可能被转移到波蒂略等人在巴拿马开设的银行账户中。
拉美国家传统政党的倒行逆施，当权者的贪污腐败，已使广大民众忍无可忍。他们或是举行示威抗议，或是在选举中把票投给左派政党候选人，以此表达对传统政党的愤怒和失去信心，并企盼左派政党上台后改变他们的处境。近几年来，在拉美地区总统选举中，一些传统大党纷纷败北，就是人心所向的反应。委内瑞拉政局的变化就是明显的例证。

    90年代后半期开始，委内瑞拉出现了一些新的政党和团体，对传统的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两党政治”形成强烈的冲击。在新出现的政党中，最突出的是由退役军人乌戈·查韦斯·弗里亚斯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这个党的前身是查韦斯服役期间在1982年组建的“玻利瓦尔革命运动—200”，1997年7月该组织更名为“第五共和国运动”。不久，该党成为合法的全国性政党。 在1998年11月8日地方和议会选举中。查韦斯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大众党和共产党组成“爱国中心”，以激进的改革主张迎合了民众要求变革的心里，因而受到热烈欢迎。在众议院208个议席的选举中，爱国中心获得70席，参议院58个议席的选举中，获19席，超过总席位的1/3，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政治势力。在地方选举中，以“第五共和国运动”为主的“爱国中心”也在23个州中的7个州获胜。这次地方和议会选举反映出人心归向的变化。1998年12月6日大选中， “爱国中心”提名的候选人查韦斯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他提出的消除腐败、精简政府机构、修改现行宪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等竞选纲领，符合了人民要求变革的愿望，因而以56.2％的得票率，当选为新一任总统。

    多年来，厄瓜多尔政坛也一直由几个传统政党轮流执政。在传统政党统治下，厄瓜多尔穷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国民经济始终未能走出困境。人们对传统政党已不抱任何幻想，希望政坛发生重大变化，解决国家长期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卢西奥·古铁雷斯领导的左翼政党“1.21爱国社团党”应运而生。古铁雷斯的经历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相似，他毕业于厄瓜多尔陆军理工大学，取得管理与军事科学和体育双硕士学位。随后参加陆军，获上校军衔。在从军28年后，古铁雷斯开始步入政坛。2000年1月21日，古铁雷斯率领印第安农民和部分军人发动政变，但后因政变失败被判刑5个月大赦出狱后，2001年古铁雷斯组建了“1.21爱国社团党”。古铁雷斯在竞选中称自己是社会中下阶层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并提出“反贪污、反腐败”的口号，因而顺应了民意，当选为厄瓜多尔总统。委内瑞拉、巴西和厄瓜多尔等国左派力量在大选中的胜利，符合了人民强烈要求变革的愿望，标志着拉美传统政党势力的逐渐衰败，也表明拉美人民开始进行新的选择。
